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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黄不接，轮到自己家做“派饭”时，

什么菜也没有，幸好孩子下河玩水

抓到一条小鱼，好不容易做好一道

菜，放在桌上时，一不小心让猫给

吃了，惹出女主人的一番呼天抢地。

“派饭”这种规定，本意是让干部

能更加接近群众，不曾料到反而让

干群关系更加不如人意。

《新民周刊》：如 此 说 来，

你擅长从人性以及社会的裂缝中切

入的文学风格，从那时就显露端倪

了。当时你的作品本有机会在几家

重要文学期刊上抛头露面，为什么

你不同意其修改意见？是年轻气盛，

还是你认为编辑的修改意见是错误

的？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可以说

明你是个特别倔强的人？

刘醒龙：无论是什么原因，事

实证明自己这样选择是可以的。当

初拒绝的理由是社会应当容纳各种

性格的人，这也从文学终于容纳了

我这种性格的人得以证明。也许从

一开始就如此，大家晓得我的这种

秉性，后来有些编辑想动我稿子时，

基本上都不与我打招呼。比如，80

年代自己写的《大别山之迷》系列，

共有中短篇十几部，无一例外都被

改为《大别山之谜》。特别是省内

一家刊物，我都明确地表示为要用

“迷”，编辑们仍然任用手中生杀

大权改为“谜”。最近在编一套文

集，出版方发来清样，又要将上面

的“迷”改为“谜”。文学这一行，

个性尤为关键，千人一面，千篇一

律，一定是庸俗之物。当然，也有

改得好的。1996 年第一期《上海

文学》发表的中篇小说《分享艰难》，

就是从《迷你王八》改过来的。后

来我当编辑，偶尔也给作者改篇名，

比如鲁敏的《逝者的恩泽》原先叫

《死者的恩泽》，宋小词的《天使

的颜色》原本为《瓜连籽，籽连瓜》

等。

《新民周刊》：1983 年夏天你

是怎么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的？

刘醒龙：当时县文化馆缺人，

又不像现在只从有大学以上学历的

人中招考，普遍采用从本地业余作

者中选择佼佼者调入，所谓借调，

基本等同于试用。同时也是等待破

解复杂的人事手续。其实我在工厂

干得正顺风顺水，虽然在车间当车

工，但按那时急于选拔有文化的青

年到领导岗位的风尚，完全有可能

成为厂长什么的。在将要离开工厂

的那一段，内心曾经有过挣扎，县

经委和县工业局的领导也曾竭力挽

留，但最终还是文学理想占了上风。

《新民周刊》：1984 年，你的

小说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

即将发表在《安徽文学》第四期上，

3 月在安徽省霍山县漫水河镇上的一

家小旅馆遇上你这篇小说的责编苗

振亚。这样的人生奇遇，在你的人

生中也有好多次，你觉得自己是个

幸运的人吗？

天台山的僧人曾经预言你未来

会了不得，你自己相信命运或者说

宿命存在吗？你说“小说是一种奇

迹”，是不是上天安排这样意义上

的“奇迹”？

刘醒龙：一切的幸运与奇迹，

只不过是表明将路走对了，将做的

事做对了。就像游泳，从开始将其

作为锻炼方式后，许多年来，每天

早起必定先去游泳池。武汉封城后，

游泳池不开放，就在家里上跑步机，

从此也一发不可收。生活当中，有

路不去走，所有的路都是错的；有

能力不去干事，所有的事都会是不

对的。人的一生，说长又不长，说

短又不短，能遇上一些惊艳的事情，

肯定别有深意。但也不能太当真，

真的以为是上天眷顾，只能将其当

成一种额外的能量，使得自己多付

出一些，多努力一些。

《新民周刊》：《黑蝴蝶。黑

蝴蝶……》发表后不久，是什么样

的原因又主动要求，结束借调，返

回县阀门厂工作？一个县文化馆内

部都这么复杂吗？这些年你在多地

文化单位辗转，有没有新的体会？

刘醒龙：最近老有人来说，根

据中篇小说《秋风醉了》改编的电

影《背靠背脸对脸》，说是如何经典，

豆瓣上评分如何高，还说这种作品，

　　一切的幸运与奇迹，只不过是表明将路走对了，将做的
事做对了。

下图：刘醒龙，现为

湖北省文联主席，《芳

草》文学杂志主编。


